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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清代戏曲家李渔诞辰4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清
代大才子，2010年5月11日-14日，由香港著名导演关锦鹏执
导、社会学家李银河出任文化顾问、昆曲著名小生汪世瑜担任
艺术总监的《怜香伴》在北京保利剧院进行了首演。此次演出
的亮点是李渔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女同性恋题材，《怜香伴》这部
尘封了350年的剧作经过现代化的诠释和重新包装之后终于再次
走入人们的视野，并引起广泛的关注。
在《怜香伴》剧作中，李渔通过“香咏”、“盟谑”、“缄愁”
三出着重描写崔笺云与曹语花这两个女人之间的情，其情之美
——互慕诗才，其情之真——拜堂成亲，其情之深——相思成
疾，让人感动。为了达到相守的目的，崔笺云不惜牺牲丈夫的
功名，改换身份，混进曹府，而曹语花对崔笺云也是一直念念
不忘，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经历重重的磨难与
波折，在剧作第三十一出“赐姻”中，通过范介夫对曹语花的迎
娶，崔曹之恋终于修成正果，她们可以名正言顺地长相厮守了。
到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崔曹的妻妾身份只是掩
盖，他们的丈夫范介夫无关紧要，崔曹的同性之恋才是实情。
但是，此时的剧情发展又显示了李渔思想上的矛盾，他安
排了范曹的“洞房”，并且让崔笺云缄默不语。崔笺云的贴身丫
鬟花铃开始编排讥笑崔笺云，“他两个脱了衣服，爬上床去，‘哎
哟、哎哟’叫了几声，忽然爬起来叫花铃：你去对大小姐说：教
他一个好人做到底，方才我的头是他替梳，脸是他替洗，衣服
是他替穿。如今这样的苦，还去请他来替吃！(旦笑，打介)”此
时崔笺云心里是喜是忧，李渔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我们也无
从得知。然而，无论崔笺云是喜是忧，至少有一点我们无法否
认：崔笺云从情感上认同至少是默许曹语花与范介夫的实质性
洞房。然而，在同性伴侣中，猜疑、妒忌、吃醋的情绪与异性伴
侣其实并无二致。如果说此前崔笺云与曹语花的妥协与牺牲是
为了达到长久的相守，而此时的她们已经相守了，范介夫也已
经完成他的“摆设丈夫”的道具般的使命，崔、曹二女完全可以
对他置之不理了。可是此时的崔、曹还是在牺牲（范、曹进行
“洞房”），而且牺牲的是她们之间最重要的东西——同性之恋，
李渔在这里的安排似乎有点儿本末倒置了。试问连爱情本身都
可以被牺牲的爱情还是爱情么？崔、曹之间到底是不是严格意
义上的同性恋？李渔为何在精心塑造了一段美丽的同性恋之情
后又轻而易举地将它解构了？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对李渔选择
女同性恋作为剧作题材的用意和初衷进行探讨。
《怜香伴》大约在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问世，又名《美
人香》，是《笠翁十种曲》的开篇之作，也是李渔生平的第一部
传奇。李渔创作这部传奇时已经40岁，当时他刚从家乡浙江兰
溪迁居到杭州。而在此前的顺治二年，因艰于子嗣，李渔纳曹
氏为妾，有广延子嗣之意。这恐怕是年近中年的李渔初次纳妾，
尚顾虑“季常之吼”。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讵知内子之怜姬，甚
于老奴之爱妾”，妻妾和睦，彼此相安，这很使他“喜出望外”，
面有矜色，吟诗曰：“自分多应老曲房，山妻挥麈妾焚香。逢人
便说闺中趣，拄杖悠然傲季常。”（《笠翁诗集》卷三《贤内吟》
其四并序）所以《怜香伴》很可能就是受此触发，以此为原型创
作的。这在勾吴虞巍为《怜香伴》作的序中可以得到印证：“笠
翁携家避地，穷途欲哭，余勉主馆粲，因得从伯通庑下，窃窥伯
鸾，见其妻妾和喈，皆幸得御，夫子虽长贫贱，无怨。不作《白
头吟》，另具红拂眼，是两贤不但相怜，而直相与怜李郎者也。
嗟乎！天下之解铃李郎者，可多得乎哉！”李渔的“两贤”不但
相怜，更怜李郎者，李渔真是艳福不浅。封建的一夫多妻制给
了男人们艳福的同时，妻妾之间的妒意也让男人们头痛不已，故
而室内的妻妾和谐让李郎欣慰不已，这也使得他在《怜香伴》中
“转将妒痞作情胎”。[1]
于是，李渔的这种妻妾和谐之感在剧作中主要体现在对“多
妻多子”追求上。首先，《怜香伴》中描写女同性恋的肇始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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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清代戏曲家李渔诞辰400周年的献礼，2010年5月11日至14日，《怜香伴》经过现代化
的包装重新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其中的女同性恋主题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李渔在《怜香伴》这
一女同性恋主题的创作中始终带有一夫多妻的思想。从明清同性恋的社会风气这个角度来看，才子
李渔作为一名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怜香伴》中描写女同性恋有其特殊的用意和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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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同性之恋的情本身，而是源于封建社会的“多妻多子”思
想。当曹语花入住雨花庵时向神佛求姻缘后，神佛开始了讨论。
普贤说：“俺想范宰官立品端方，存心仁厚，出则施惠苍生，处
则加恩九族。那样一个善信宰官，为甚么使他无后？真是个天
道无知。”释迦摩尼说：“这女子与本处崔笺云，同该做范宰官
嗣子的眷属。如今崔氏已成佳偶，此女尚少良缘，目下寓在庵
中。今日崔氏烧香到此，不可使他当面错过，须要生出一段机
缘，结成他的伉俪才好。”氤氲使者说：“二女虽有夙缘，只是他
命犯枭星，相遇之后，还要受些折磨，方才得成范生的伉俪。”
从以上对话我们可以看出，神佛们的逻辑是，范家无后，要多
妻，才能多子，而上天注定曹语花和范生有夫妻之情，神佛们
所要做的就是促成这段良缘。于是接下来，神佛们通过“香咏”
这一出让崔笺云和曹语花互相欣赏，并商定了共嫁范介夫以达
到相守的目的。
其次，剧作中女同性恋结局的重点在于二女共事一夫，这
与前面神佛之意遥相呼应。剧作的结尾正如神佛们所期待的，二
女共嫁一夫，多妻多子，最春风得意的自然是范介夫，“左玉软，
右香温，中情畅。双双早办熊罴襁，明年此际珠生蚌，看一对麒
麟降。”尾声则是“美人香气从来尚，偏是妒妇闻来不觉香。有
几个破格怜才范大娘？”此时，剧作已经完全抛却了崔笺云和
曹语花之间的同性恋之情，而开始妒羡范生的艳遇，赞扬范大
娘的破格怜才。评点者朴斋主人曰：“演到此处，令人妒死”，可
谓李渔乃天下男子的知音，至于两位女同性恋者此时的所思所
想则完全在戏剧作者以及观众的视阈之外。
事实上，无论是感于妻妾和谐，还是追求多妻多子，其深层
维护的则是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李渔是在封建的一夫多妻
的格局当中来赞美女同性恋的。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当女同性
恋之情与异性夫妻事实发生矛盾时，李渔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异
性夫妻事实，而隐没了女同性恋之情。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坐
享齐人之福，又要免去妻妾矛盾带来的苦恼，明年的多子多福
也是可以预见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美满的幸福全落范介夫
头上了，夫复何求？由此范介夫前面所经受的波折和牺牲也便
算不得什么了。
李渔的这种即便在《怜香伴》这个女同性恋题材的作品中
也不忘维护封建一夫多妻制的思想，固然与李渔自己多妻的婚
姻情形与经验有关，但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明清两朝，市
民群体的扩大和贵族的腐朽引起社会风气的变动，晚明个性解
放思潮兴起，理学的各种禁锢面临挑战。在王学以及随后的泰
州学派的影响之下，个性自由、人性解放等启蒙思想得到空前
的肯定和张扬；表现在实际生活上，人们的欲望膨胀，除了正
常的男女情欲之外，明清同性恋之风盛行。较之于男性，女性
一般都生活在后宫闺阁之中，较为隐秘，女同性恋大都不为人
所知。而且，封建社会女性之间的同性爱一般寄生于一夫多妻
的传统婚姻模式中，引不起人们的注意。 所以文学作品一般更
多地关注男同性恋。
明清之际出现了很多专门写男同性恋的作品，如《龙阳逸
史》、《弁而钗》、《宜春香质》、《品花宝鉴》等。李渔也曾写过反
映男同性恋的小说《男孟母教合三迁》，写的是一个男同性恋者
甘为人妇，为表相爱之情自我阉割，“丈夫”死后为其守节，最
后竟得“诰命夫人”之封号。在男同性恋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作
者往往描写其穷奢极欲，或冷嘲或热讽。在《怜香伴》中，也有
关于男同性恋的描写，李渔则极尽嘲讽批判之能事。试举一例，
在第二十八出《帘阻》中，周公梦考场作弊，竟把小抄藏于肛门
之中，还相当自得地说：“也亏我当初喜做龙阳（同性恋代名词），
预先开辟了这座名山（肛门），以为今日藏书之地。⋯⋯从此龙
阳辈，皆得以名山自负者多矣。”最后神佛暗中作法，使得小抄
掉出肛门，引来一阵恶臭，周公梦得到报应，受刑之后自尽而死。
相对来说，女同性恋往往更能为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
封建社会所包容。男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往往认为女人之间的
恋情也不是坏事，既可防止红杏出墙，又可为自己猎取更多的
性资源创造最大的自由度，所以默许甚至鼓励女人间的同性恋。
“女子同性恋相当普遍，并被社会容忍。只要不发生过头的行为，
人们认为女子同性恋关系是闺阁中存在的习俗，甚至当它超过
了爱情的自我牺牲或献身行为时，还受到人们的赞扬。”[2]《怜香
伴》中的男性们对崔、曹之间的恋情都持宽容的态度。范介夫
作为最大的受益者，他自然极力配合崔笺云的计划甚至为此作
戏曲 《怜香伴》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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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牺牲，如被夺去功名；崔笺云的表兄则是古道热肠地帮忙提
亲却遭到呵斥；而顽固封建如曹有容者，也是对女儿的相思一
笑了之，觉得这很好办，给她招一个“诗伴”即可，并没有多想。
崔、曹之恋能受到如此包容，还在于她们之间的恋情纯粹
是精神之恋，并没有“欲”的成分，因此对于男性们特别是范介
夫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精神同性恋亦可称为准同
性恋，“是介于同性友谊和同性恋之间的一种特殊状态。其特点
是在亲密关系上超乎朋友之情，但又极少或者说不含有性的成
分。⋯⋯这种暧昧关系固然是以当事双方共同的兴趣、爱好为
基础，但关键是由相互之间对风貌举止、形容态度的欣赏所
致。”[3]《怜香伴》着重从审美的角度描述了崔笺云与曹语花相知、
相恋的过程。她们因互相欣赏、倾慕对方的品貌、风度和才华
而彼此念念不忘。曹语花称赞崔笺云“毕竟扬州花尚奇，教人
怎不妒娥眉”，崔氏眼中的曹小姐也是“不假乔装，自然妩媚”
的“绝代佳人”，两个人的诗歌唱和更使其产生了“伊能怜我，
我更怜伊”的情感，于是双方有了真诚的爱恋。在寺中他们结
为夫妻，崔氏扮男，曹小姐做妻，期盼日后可以“宵同梦，晓同
妆，镜里花容并蒂芳。深闺步步相随唱，也是夫妻样。”
虽然崔笺云和曹语花私下举行了“拜堂”仪式结成“夫妻”，
其语言表达上也充满了色情的意味，可是她们之间的恋情始终
保持了精神之恋的纯洁性。一旦由“情”发展为“欲”，则要威
胁到丈夫的权威和利益，就会受到社会的谴责。借助曹语花之
口李渔强调了情、欲的分别：“从肝膈上起见的叫做情，从衽席
上起见的叫做欲。若定为衽席私情才害相思，就害死了也只叫
做个欲鬼，叫不得个情痴。”在此，李渔有效且合理地“转将妒
痞作情胎”。在李渔看来，情恋的女同性恋者不仅不应该损害丈
夫的利益，而且应该成全丈夫的“艳福”。所以崔、曹们是“共
事一夫”的积极促成者，范介夫们只要“笑纳”就可以了。而在
《怜香伴》中李渔最终逐渐淡化崔、曹之间的女性精神同性恋的
色彩，落入贤良妻子为丈夫觅妾的俗套。
正由于李渔在《怜香伴》这一女同性恋题材中撇不清的一
夫多妻思想，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并不把《怜香伴》看成是一
个女同性恋的题材，有些甚至认为李渔通过这个剧作宣扬封建
社会一夫多妻的思想糟粕。“今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剧写了
一个十分特殊的题材——女同性恋。过去我不这么看，一般人
也不这么看。”的确是这样，早些时候杜书瀛对《怜香伴》故事
是这样描述的：“《怜香伴》写的是范介夫的妻子崔云笺和学官
曹有容的女儿曹语花两个女子相慕怜，相约来生结成夫妻，而
崔笺云为了与曹语花生活在一起，竟对自己丈夫又娶曹语花为
妻感到无限喜悦。”一个“竟”字可以看出杜书瀛这番描述的侧
重点是在批判李渔在剧作当中所体现的一夫多妻的思想，并没
有站在崔曹这对女同性恋者渴望相守的角度上来考虑，从而对
于她们共事一夫持批判态度而不是同情，殊不知这是在封建社
会她们所能在一起的最好的办法了。又如骆兵先生的描述：“《怜
香伴》扮演的是崔笺云、曹语花不分妻妾并嫁范石坚的故事。”
其中我们亦看不到任何崔曹同性之恋的蛛丝马迹。再如：“《怜
香伴》中扬州才子石坚与曹语花，也是好事多磨之后，终结连
理。”其中直接忽略了崔笺云的存在，从而赞扬范介夫和曹语花
之间的爱情。
古典戏曲作品经过现代的改编有了新的生命力，更契合时
代精神。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李渔当时创作的本意以及
其思想，便有千般滋味在心头。女同性恋这一题材对李渔来说，
可能又是对情节的无意安排，结果却成了作品中最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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